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员
风狂，霜寒，雾浓，秋深，夜暗。

“你左，你右，你与我直行！算时辰，他早已毒发，不

可能再闯出这林子去！”

层层叠叠的山峦之中、茂盛浓密的松柏林内，几乎

与暗夜浓雾融为一体的数条身影，如追捕猎物的狡蛇一

般，快速地在枝杈横生的密林滑过，鹰唳似的眼睁得极

大，不放过浓雾狂风中的一点蛛丝马迹。

“三、三爷！”声音在夜色狂风浓雾之中十分的微小，

似乎是不敢惊动身前三尺处的模糊人影。

瞪大眼仔细地搜索着浓雾密林的人不耐烦地回头，

“你不与我寻那人，你喊什么喊？”

暴睁的眼，在下一瞬如被冰凝，紧握在手的狼牙弯

刀尚未来得及挥出，扑面而来的如同排山倒海的狂烈掌

风，已将他击飞向后，高壮的身躯在剧烈地撞击到粗大

的树身之后，如被狂风摒弃的落叶枯枝一般，委顿在地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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就此再也一动不能！

“你———你———你———”

腥臭的血水，沿着破裂的嘴角淌下，暴睁的眼，痴傻

地注视着眼前浓雾中时隐时现披头散发、一身血色红衣

犹如战鬼的少年，魂飞魄散。

不可能、不可能、不可能！他明明已喝下断肠剧

毒———内力———耗尽。

暴睁的眼，飞也似的闪过红烛、喜堂、酒宴、宾客、杀

机、血雾、死尸、逃亡、追捕———

不可能、不可能、不可能！不过弱冠的少年，任他内

力再如何浑厚、任他武功再怎样出众———喝下断肠剧毒

被蚀尽精神气力的濒死之人，如何还可以在以掌力击毙

击伤数十的高手之后，能奔袭百里？

他可是江湖第一庄排名第三的绝顶高手———不可

能、不可能、不可能如此简单地就被毒发的少年一击

而———

“不可———”

暴睁的眼，在暗夜狂风浓雾之中，再也不能合起。

?摇摇摇摇摇?摇摇摇摇摇?

冷冷地“哼”一声，垂落腰侧的左手费力地抬起，粗

鲁地抹一抹从眼角滑下的血珠，一身染血红衣的少年踉

跄地后倒了几步，在背部被粗刺的树木阻挡之时便顺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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跌坐下来，强行压制的丹田气力顿觉汹涌地在体内奔腾

狂躁，喉口刺痛，腥脓霎时淹没了口鼻。

不管他曾经如何的意气风发，不论他曾经怎样的傲

视天下，遭人暗算了的他，而今便似那被棒打了的落水

狗，能侥幸保住一条小命、能在这无尽的暗夜狂风里苟

延残喘上一刻，已经是他天大的幸运了！

有声却已似无声地“哼”一声，侧首啐出口喉的腥

脓，他咬牙以右手掌心撑地，左手猛击右手肘弯，狂风嘶

吼声中只听微微“喀嚓”一声，刺骨疼痛过后，他已错骨

的右手却已可以伸缩自如，不再如先前般僵直地垂挂腰

间。

喘了几喘，倚靠在树身上稍微地休息了下，他凝神

静息，试着重新聚合体内散乱了狂躁的内息。但奔腾的

内息却不管他如何的引导整合，依然在经脉之间流窜不

止，任他费尽浑身解数，胸口的闷愤、喉口的腥脓，不但

不见减少，反而更加激烈强猛了起来！

甚至，痛辣如遭火炙的双眼，在隐约一片的白茫茫

之后，一下子黑了下来———

因将体内火焰之毒强行逼排向体外的缘故，他虽侥

幸保住了一条性命，但双眼，怕是从此再不能视物

了———换言之，他失明了。

失明？

失明！

“哼！”依然是冷冷的甚至是不屑的一声轻哼，身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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巨变的他并没有对自己眼再不能视物的现实有什么看

法，只放松下紧绷了一夜的心神，抓紧时间休息一下。

闻名江湖的塞北第一庄内高手有数十之众，他在气

疯狂乱之下似乎已斩杀了大半，剩余的呢？如果不是在

庄内警戒，便已如他刚才用掌击毙的那个三庄主那般地

正在到处追杀他。

此地不可久留，他到底是身受重伤，体内剧毒虽已

被他逼出了七八，就算是性命暂时无碍，但如今双眼已

盲，如果再有追兵循着痕迹前来，他可没把握可以再搏

杀一回。

他虽是男子汉大丈夫，但好汉不吃眼前亏呢，先保

住他的一条小命再论其他吧。转念之间，主意已拿定。

手反撑身后的树身勉强地站起来，他再粗鲁地抹抹

依然从眼角淌落的血丝，拖动如同千斤的双脚，一步一

步地迈步往前。

没有了双眼的帮助，触觉一下子敏锐了许多。耳

旁，原本狂暴的风声已渐渐止息，偶尔打射到身上的微

微暖温让他知道天色已亮，太阳甚至已经穿透了茂密的

树林，昨夜的浓雾也应该消散了吧？

皱眉，他知道天时地利皆不利于己，夜里他的行踪

尚可以遮掩一二，但现在天色已明，倘若那些不见他尸

体横卧的人不死心地追赶上来，他只怕是再也无法逃

脱！

怎么办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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他自小生长于风光秀美的江南，若不是奉师之遗命

来这北方苦寒之地代为祭拜曾师，并将师父骨灰安葬于

曾师墓旁，他只怕是一辈子也不用踏上这白山黑水间，

又怎会遇到杀身之祸？！

原本便不熟悉这里错综复杂的地形地貌，而今双目

皆盲，身又有重伤，他该如何才是呢？

他一边沉思着一边磕磕绊绊地踉跄乱走，也不知过

了多久，更不知自己到底走了多少山路，身又在何方，渐

渐恍惚了的神志竟然依稀地听到了声响。

声响，似是从他的右前方依稀地传来，时断时续、忽

高忽低，似是洞箫又如短笛，偏又没有一点的宫商音律，

在偶尔的风声中飘来荡去，甚是诡异。

又是前来截杀他的好事之徒吗？

依旧是冷冷地“哼”了声，他便索性细听着这如同胡

乱吹奏出的调子迈步前走，双手不再半举在身前摸索着

前行之路，而是慢慢地握紧成拳，准备拼个鱼死网破。

有了声音的指引，总比在胡乱中乱闯一气好多了，

浮躁的心神渐渐沉淀下来，一身血色红衣的少年步履越

来越快，在撞了十几次的树木之后，终于闯到了开阔之

地。

脚下，不再是软绵绵的落叶，温暖的阳光笼罩了全

身，霎时暖和了的身躯感知告诉他，他应该已经离开了

荫蔽的密林；耳旁，流水淙淙，他应该是处身在了一处流

水所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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但那似洞箫又如短笛的奇异声响呢？

流水淙淙，掩盖了那时断时续的飘荡声响，他屏住

呼吸，侧耳细闻，想找出重重杀机的所在。

但———

“呀———鬼———鬼啊———”

惊惶到极点的歇斯底里的尖叫，在他尚未寻出杀机

所在，已经从他的正前方传了来！

心随意转，身随意动，他双手成拳狠狠地猛击向尖

叫声所在方位，在听到一声“啊呀”惨叫后双手再划圆一

张，一招小擒拿手便捉住了身前的一团形似人体的物

体，但这短短的一瞬他的浑身气力也几乎用尽，腿一软

他朝前扑倒。

一声惨叫便在他的耳旁响起，伴随着的是拼命似的

挣扎。他眉皱得更紧，用力捉紧那一团物体，将其紧紧

地压制在身躯之下。

而后，胛骨一阵的刺痛！

这人———被他压制在身下的这人竟然胆敢咬他！

他咬牙怒哼了声，用双手双脚将身下的人紧紧地绞

住，限制了那疯狂的挣扎举动，接着想办法腾出右手来，

将体内所剩不多的内力尽灌注于掌心，对着身下用力击

出———

但触手一片的柔软，全无一点的反抗力道？

他身下这人并没有内力———这人不懂武功！手一

挫，他掌心顺着柔软往旁一滑，只觉掌心一烫，再“轰”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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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声响后，灰似的一阵烟尘淹没了他的口鼻，惊天动地

的呛咳随即从他身下响起。他也被几乎塞满了鼻口的

烟尘呛得咳起来。

“咳⋯⋯咳⋯⋯鬼⋯⋯鬼⋯⋯鬼⋯⋯”结结巴巴的

惊惶之语，颤颤抖抖地从他身下传出。

鬼？他“哼”一声，知道自己一身的血色在常人看来

是何等的诡异，更明白自己不断溢血的双眼让任何人瞧

到了，也会是这一字评价———鬼！

鬼！

但人之心，又会好到哪里？他这鬼模样，还不是被

那些看似人形的妖魔害的？！

鬼？哼！

?摇摇摇摇摇?摇摇摇摇摇?

“放、放开、放开我⋯⋯”颤抖如深秋落叶的带着哭

泣的细微话语，传进他的耳，“我、我、我爹爹还有我娘也

是鬼哦，你放开我！不然、不然、不然我也喊他们来打你

哦———”

哈，还胆敢威胁他！

“放开我啦⋯⋯呜⋯⋯我还以为鬼是很好很好的

呢，可你这样子的鬼我不喜欢⋯⋯呜⋯⋯我也烧纸钱给

你好啦、你放开我啊！救命啊、救命啊———”

怪不得他掌心如遭火燎，怪不得他差点被呛得咳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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来，原来他刚才错手拍到了正燃着的火纸上！

“呜，放开我、放开我⋯⋯我虽然很想爹爹阿娘⋯⋯

可其实我还不想要死⋯⋯我刚刚猎到一头山猪，呜⋯⋯

我还要吃肉⋯⋯呜，放了我⋯⋯呜，我把给爹爹阿娘的

纸钱全烧给你行了吧⋯⋯”细微颤抖的哭泣，到了最后

来，已怕得几乎只剩气音。

这人年纪应与他差不太多，不懂武功，胆子极小，甚

至———贪吃！

虽双目已盲，身也受了重伤，但他原本恍惚了的头

脑却因为这一变故而奇异地重新清晰了起来。手脚依

然用力地绞住身下还在微微挣扎着的躯体，他咬牙吸

气，试着将浑身的杀气尽敛。

“你不要哭了，我不是鬼。”

“你放开我我自然就不哭了⋯⋯呜，你明明便是一

只鬼！你欺负我什么也不懂，从来没亲眼见过鬼的样子

吗？呜⋯⋯我烧纸钱给你，我把给爹娘的纸钱全送你，

行了吧？你放了我，我也送山猪肉给你上供⋯⋯呜，我

的山猪肉还没怎么吃，我不要死⋯⋯我很孝顺爹娘的

啊，虽然我昨天就煮好了肉却今天才拿来给爹娘吃⋯⋯

可我还是很孝顺的啊⋯⋯我是好人，鬼为什么还要欺负

好人⋯⋯”哭到后来，声音竟然又渐渐开始响亮了。

他先是无语，而后哭笑不得地叹了声。

这个人，或许贪吃，不懂武功，但他收回前言，这人

其实胆子一点也不小，甚至还很喜欢念人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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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不许哭！我说了我不是鬼！”若不是浑身无力，再

加上双眼已盲，他何苦这样呢？暗恼了声，他手指摸索

着拍上身下人的脸，入手果然是一片的潮湿颤抖。从形

状上看来，这人的脸很大很圆，方才他差点一掌击中的

大概便是这张圆圆的大脸。至于这人的模样———他自

然无法瞧见，但即便是知道了又有什么用？！

收回手来，转而再次粗鲁地抹上自己的眼，将淌个

不停的血水擦了擦，他再“哼”了声，“你若再哭，我便将

你的山猪肉全吃了去！”

“啊———你不但是鬼！还是贪心贪吃的鬼！呜———

救命———救———唔！”

他恼火地用带血的手捂紧身下这人的嘴唇，咬牙皱

眉。若在以前，他是最最讨厌沾染麻烦的！但现在的情

景却不是以往的任何时候。

他的身后，或许还有在执意追杀他的恶人，他的双

眼俱盲，能否重见光明也未可知。而他的身体里，尚有

没完全清除干净的剧毒存在，至于大小的内伤外伤更是

还不曾医治过。他绝对没有办法一个人离开这一片凶

险之地，无法一个人生存下去。他或许还曾有的一线生

机，似乎便握在他身下的这个人手里，他现在需要这个

人！

“我再说一次，我不是鬼！”他恶狠狠地逼近这人的

脸，血红的眼虽不能视物，却依然将焦点准确地停驻于

这人的眼前，要这人给他看清楚了，“你若不想见到真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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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鬼，你便好好地听我的话！”

停了片刻，他敏锐地感知身下这人再没有了任何的

动作以及声响，便明白自己已经完全镇住了这个人，于

是放轻了声调，继续往下讲。

“我只是受了伤，所以样子才有点难看，可是我绝对

不是鬼！你也不想见到真正的鬼，更不想变成鬼，是不

是？那么我告诉你，在你后面的这片树林子里，的确有

许多恶鬼！他们正在抓人，特别是想抓像你这样的好吃

鬼！你想和我一样被他们抓到过吗？你想变得像我这

样的模样吗？你想吗？”

微微放松手的力道，他狰狞地“哼”一声，抬起头假

装看向他印象中的密林，“你若再说话，我便将那些鬼引

过来！”

他身下的这具躯体果然一动也不敢动了。他满意

地淡淡一笑，终于肯放下了他捂在这人嘴唇上的手。

“⋯⋯”模糊的声音，却立刻被风吹散。

“你还想大声喊吗？”他再皱眉。

“原来你同爹爹的眼睛是一样的啊！”这人似乎是在

仔细望他一直流血不止的双眼，而后困惑地道：“林子在

你的后面，你的前面是一条浅浅的河溪。”

他微怔了下，虽不明白这人第一句话是什么意思，

却也了解身下的这个人不但不再怕他了，甚至开始有胆

子指正他了！

“我不再说你是鬼了，你放开我好不好？”依然还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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着些颤抖、却不再哭泣着的声音，从他身下这个人嘴里

吐出，“我想起来了，大白天的鬼是不敢出来的！还有

哦，爹爹说过的，鬼不但没有人的影子，如果被老爷照

到，还会变成灰的！”

声音细细哑哑的，该是哭喊太多的原因。

但———

他又皱了眉，他紧紧地绞在身下的这个人是———女

子？！

“你放开我啦！我还没吃午饭哎，好饿了啦！”微弱

的挣扎再度开始。

“不要动！”他怒喝一声，一手试探地拂上身下这人

的胸，入手却很平，几乎一如他的胸膛。他再愣了下，而

后咬牙将手伸向这人的双腿间———

果然！他身下的这个人是个女子！

如遭火炙，他飞也似的挪开轻薄在这女子双腿间的

手掌，压制住她行动的身躯也猛地向旁一翻，松开了绞

住她手脚的腿与手。但心中猛又闪过一道光，他再次翻

身压制住这突兀地出现在此地的女子———

女子猛力地挣扎了下，若不是他动作迅捷，她已不

在原地的身形害他几乎扑了空。

如果不是他反应快，这女子真的会逃跑！

一时间心思转念，他反应得很快，身下这人虽是女

子，但自幼成长在白山黑水间的女子，却绝对有比江南

女子大上许多的气力外加狡猾的头脑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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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你若不想真的变成鬼，便不要再做无用的挣扎！”

强咽下从心底翻涌而上的腥脓血气，他面目狰狞地逼近

女子，狠狠地挟制住她欲踢的双腿与抓向他胸膛的手

指，“我虽不是亡命之徒，却也绝对不是十指不沾染血腥

的善人！你要死还是要活？”

“⋯⋯活。”挣扎了片刻，女子便聪明地领悟到了自

己绝对不是这鬼模鬼样的人的对手。权衡利弊，她虽极

为不甘，却还是停止了无意义的挣扎举动，并乖乖地回

了话。

“那好，你告诉我，你家在哪里？”

“在⋯⋯”

“你若骗我，我绝不饶你！”他恶狠狠地逼近她，披头

散发外加满脸的血痕，使他像极了传说中的阎罗魔刹，

“我实话告诉你，我正被人追杀———你不想受我连累吧？

你还有一头山猪要好好享受是不是？”

“⋯⋯”

“你家在哪里！”

“翻、翻过这片林子，再翻两座山———”

“家中还有何人？”

“就、就我一个。”

“你的家可是容易被人找到？你可知道这附近哪里

还有藏匿之地？”

“⋯⋯”

“你若敢骗我，我立刻将你变成鬼！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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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我家、我家从来没外人来、来的。”

“意思是外人无法找到你家？”

“也、也不是！”似乎真的被他凶神恶煞的模样吓坏

了，女子抖抖地答道，“我家去年被、被熊瞎子捣烂啦！

所以我现在住在山洞、洞里⋯⋯那里很隐秘的，除了我，

谁也找不到的⋯⋯”

“山洞在哪里？”

“就在、就在林子后面。”

“好！现在立刻领我进你的山洞去。站起来！”翻

身，他再次放开对身下女子的压制，放她起来，却用力地

抓紧了她的一只手臂，防止她逃脱。

女子先是一动不动，而后在他不耐的再一声呵斥

下，慢慢开始移动。

他双眼已盲，此地又是陌生所在，他只能紧揪着女

子的一只手臂，随着她慢慢地走。脚下一会儿起伏不

平，似是山石遍布；一会儿却又是盘根错节，好几次害他

差点跌倒。若不是他手中尚握有女子的手臂，大略知道

行走的方向，他知道依自己现在的状况，是绝对无法在

这山峦密林中独自存活上一天两夜的。

但，刚想到此，他的头传来剧痛，而被他紧紧抓住的

女子手臂也趁机用力地往外挣脱！他痛哼一声，并不管

自己脑袋是否又生有伤口了，只将女子拽得更紧。

他不小心撞到了身前的树木———是这女子故意害

他的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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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我警告你，不要再玩什么花样。你若敢半途偷跑

或再算计我，我决不饶你！还有，你最好乖乖地领我走

路，不要总妄想要我去撞树或掉下山崖！”将她的身子揽

在胸前，他半推着她往前走，要她在自己身前带领着自

己前进，“如果我有一点的闪失，我一定一定会拉你做垫

背！”

敏锐地感知到握在掌心的手抖了下，尽管依然生死

不定，他却露出有趣的笑来。

不管怎样说，上天总算待他还不薄，在掠走了他的

洞房春宵后，至少又在他穷途末路之时重新给了他一线

的生机。

圆
眼前漆黑一片，耳旁先是寂静无声，而后轻轻的衣

裳摩擦声传了来。

“你做什么？”手微微使劲，他收紧左手五指。

“哎哟！”喊痛的哀号马上从他耳边响起，“我不会再

逃啦！我很冷，我要去给火堆添柴啦！”

“刚才你已添过了。”不理会女子的哭号，他神色淡

然地抓紧她的手腕，不动如山，“已经试过好多次了，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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还不死心？”

自他半是恐吓半是威胁着要这女子带他躲进她这

屈身的山洞来后，依他料想，才不过短短一两个时辰而

已，这又贪吃又爱哭更是狡猾的女子已妄想从他身边逃

走了四五次之多！

“我才不要和鬼呆在一起，更不要和看不见的瞎鬼

一起⋯⋯”含糊地低声喃喃了句，女子显然是怕被他听

到，但却不知他眼虽看不见东西了，耳朵却很是尖的，这

些模糊的话语其实全被他一字不落地听了去。

此时按理说，他尚身处重重危机之中，但听了女子

这句喃喃自语，他竟然有了笑的心情。

“你怎知道我的眼看不到东西了？”他将脸转向女子

的方向，眨了眨眼。

“啊呀———”女子却惊恐地叫了声，而后抬起自由的

另一只手来，一把将他的脸又推到自己看不见的方向，

“很吓人的你知不知道？你的眼还在流血，我才不要看

你的鬼脸！”

“我在问你呢，你怎知道我的眼看不到东西了？”他

压住突生的笑意，好心情地再问了句。

“一直流一直流⋯⋯血的眼看得到东西才怪呢！”

他手中传来女子轻轻的颤抖。

静默了下，他深吸一口气，再接再厉道：“我再问你

一遍———你怎知道我的眼看不到东西了？”

虽相处的时间并不长，可他却几乎掌握了这女子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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性子，她似乎很喜欢同人玩躲迷藏，对于他的问话，非要

顾左右而言他。

许是被他的严肃吓住了，女子终于肯乖乖回答：“如

果不是我那时候喊了声‘鬼’，你根本发觉不了我就在你

的前面六尺处。”当时她甚至已经呆呆地被他吓傻愣在

原地好久，而他虽一直拿流着血的眼睛用力狠瞪着她看

似的，眼瞳却没一点的焦距！“我从小就生长在这片林

子里，整天的同山猪土狍甚至是熊瞎子看来看去的，若

发现不了你的眼神有古怪才真是笨到家了。”语罢，她却

极是懊恼地垂下了头。

她还是太沉不住气兼胆子太小了，如果她当时什么

声息也不发出来，他除了能听到她身后不远处流水的淙

淙响声，根本就不会发觉她的存在。

“你的名字？”沉默了下，他突然改变了话题。

“⋯⋯为什么你不先说？”

“云遥。”

“呃？”

“我的名字，云遥。白云的云、逍遥的遥。”他虽不能

亲眼看到她现在的样子，却几乎能从脑海里勾画出这女

子现在的惊诧神情，“你的名字，现在可以告诉我了吧？”

“丫头。”

“什么？”这一次，轮到他惊诧了。

“我爹娘都喊我‘丫头’啦！”女子并不是十分甘愿地

说道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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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丫头？”他笑了声，“那么大名呢？你爹娘总不能喊

你这个小名一辈子吧？”

“连翘。”

“连翘？”

“我爹爹说我是在初春时节出生的，恰好那时候院

子里的连翘花开了好多，很好看的。所以我的名字叫做

‘连翘’！”她似乎给他气疯了，朝着他的耳朵大声喊了出

来。

“连翘啊———”云遥再笑了声，并没有恼，“很好听的

名字呢。”

“我爹爹取的啊，好听是应该的！”“哼”了一声，连翘

立刻又忘记了刚才的气恼，马上兴奋地接过了话头，“你

的名字呢？也是你阿爹取给你的吗？”

“我从小没有爹娘，我是师父从路上捡到的。”

“那你的名字呢？”连翘马上追问。

“师父取的啊。”云遥哑然失笑，“都告诉你了，我从

小没有爹娘，我是师父养大的，名字自然也是师父给我

取的。”这名唤连翘的女子，看来还真的只是一名小丫头

呢。

“骗人！我爹爹说过，世上哪一个人都有爹娘的。

你怎会没有爹娘？”

“我哪里知道？”云遥简直是不敢相信这小丫头会说

出这样的话来，“我师父也曾告诉过我，我被他从路上捡

到时我还不会走路呢。我当然也是爹娘生的，可能是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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